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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句容，有一个张庙茶场，青翠
的茶园里有一条百米紫藤长廊，蔚为
壮观。你远看，如一大片紫色的云落
在人间；你走进去，像是跌入一个紫
色的梦。

我一早来到这里，天气很好，不
冷不热。太阳刚刚升起，很干净，紫
藤花全开了。

我漫行于这紫色长廊，忍不住拍
了几张，发给一个文友，他回了四个
字：“紫藤有风”。

我一下子愣住，他不在现场，怎
么知道紫藤有风呢？

这几个字好像在哪里见过，细
想，是汪曾祺《鉴赏家》里的一段：

名播四方的四爷季匋民画了一幅
紫藤，而鉴赏他画的“鉴赏家”却是
一个卖果子的小贩叶三。

四爷问叶三如何，叶三说：“好！”
“好在哪里？”
“紫藤里有风。”
“你怎么知道？”
“花是乱的。”
“对极了！”季匋民提笔题了两句

词：“深院悄无人，风拂紫藤花乱。”
我也觉得对极了，紫藤里有风，

多简洁，多质朴，却是一种不经意间
的自然流淌，有很美的诗意。

我抬眼细看眼前这遮天的紫藤，
层层叠叠，紫色的花一串一串的，有
的长，有的短，每一串中间长着许多
花须和花蕊，因而无论长短，你都数
不清上面有多少朵花。

它们密密挨着，悬挂在你的头
上，像一条瀑布，从空中垂下，深深
浅浅的紫，仿佛在流动，在欢笑。

静心地看，花间果然像是有风。
紫藤里有风，这是一幅多美的画面，
让人心动不已，仿佛你一下子握住了
整个春天。

紫藤有风，并不是说风在吹花，
而是说这些细密的花朵重叠，相互遮
挡着，如同深闺的少女放下层层的珠
帘来掩藏那敏细微妙的心思。可是不
经意间，在花瓣的边缘处，有着一丝
极细微的颤动透了出来。无数心思汇
集，你便感觉到一股轻微的风。

这花间的风，送来花的香。以前
不觉得紫藤花香，可能是花少，现在这
么多的花，开满了百米长廊。花香随着
风一阵一阵的，这花香气似乎也是浅紫
色的，梦幻一般轻轻地笼罩着我。

紫藤长廊里有许多人，男男女
女，老老少少，大家看着，赞着，笑
着，拍着照，录着相。

一对情侣，站在垂下的紫藤花前
拍照。小伙子穿着白衬衫，脸上的笑
容如阳光一般。姑娘穿着紫色的衣

裙，头上夹着一个紫色的花结，人和
花几乎融在了一起。

她甜甜地笑，他耐心地拍。
紫色是浪漫的，紫藤花语是为情

而生，花枝轻轻下垂，紫色小花在风
中飘动、舒展，就像无尽的爱恋。

他请我给他们拍一张合影，在快
门按下的一瞬间，我定格了人间最美
的爱情。

一对老夫妻，搀扶着从我眼前走
过。他们的步履虽不再有力，但每一
步坚实。微风轻起，无数紫色的花瓣
落在了他们的肩上。他们慢慢走远，
留下最美的背影，在这百米长廊，在
紫藤的风里。

紫色的长廊里，有人轻唱 《搀
扶》，而眼前的这一幕，正是人生最美
的搀扶。

三个中年女人，在紫藤花下跳
舞。阳光透过密密重重的花瓣缝隙，
洒下斑驳的光影，映在她们身上，煞
是好看。

她们邀请路人加入她们的行列，
有一两个进去，有三四个进去，慢慢
成了一个小小的队伍，在这春天的早
晨，在如瀑的紫藤花下，她们舞动着
春天的旋律。

一个年轻小伙子，扛着一个轻便
铝合金两脚梯子，放在花的最密处。
有一个女孩子站在上面拍照，下面一
大群人在拍她。

女孩很大方，任由大家去拍。拍
照人中，有的还指挥她摆出各种动
作：拈花一笑，低头沉思，远眺青
山，回眸见花……

我本来以为这些人是一起的，后
来知道大家互不相识，那个带梯子的
小伙子和姑娘也不认识。他是附近
的，为了让大家拍出更美的照片，他
带来了梯子，而一切是免费的。

心中不由升起一份感动，在这如
笑靥一般的花下。

真的起风了，四月的惠风，从春
的深处吹来。

本来如倒悬铃铛的紫色花穗，风
过处有了翻涌的浪。细看每一朵小
花，瓣尖微翘，似蝶翼轻颤，层层叠
叠的花浪中仿佛藏着一场无声的潮汐。

“庭前十丈紫藤花，四座风香深几
许”，记不清这是谁的诗句，倒正合眼
前这场花事。

风来花更香，紫藤花香，没有桂
花浓郁，没有兰花幽远，它裹着草木
清气的甜，仿佛要将整个春天的魂魄
都酿进花蕊。

紫藤有风，花间有风，花外有
风，我轻抚紫藤花瓣，沐浴在这轻柔
的风里，春天的音符在心中低吟浅唱。

紫藤有风
□ 熊代厚

今天我终于鼓足勇气，提笔写下
半生风雨。

我和滕哥结婚二十年了，回首这
漫长的岁月，记忆里最深刻的，不是
花前月下的浪漫，而是那跨越千里的
牵挂与独自支撑的辛酸。

记得当年，他远在云南当兵，我
守着湖南张家界的老家，还要照顾年
幼的女儿和双方父母。那时候，网络
还不像现在这样发达，手机也没有视
频通话功能，我们只能靠着QQ上的文
字互诉衷肠。但话说得再好听，终究
是纸上谈兵。

屏幕上的千言万语，终究抵不过
生活中的柴米油盐。家里的大事小
情，老人的身体，孩子的教育，里里
外外全靠我一个人撑着。但也正是这
日复一日的独行，让我从一个懵懂的
少女，蜕变成了一个能遮风挡雨的母
亲。我学会了坚强，也学会了在孤独中
沉静下来，为了这个家去包容和等待。

2011 年我在上班的地方买了个小
房子，全是我一个人上上下下选材料
装修。一个人默默地承担着所有，慢
慢习以为常。但是从内心深处，我还
是希望他能多回到家乡来到我的身
边，陪我一起吃饭，一起逛街，一起
看风景。但这些最平凡的小愿望，在
当时看来也是一种奢望。

无数个夜晚，看着窗外别人家灯
火通明合家团聚，其乐融融，心里总
会涌上一股难以言说的委屈。无数次
在深夜默默流泪，羡慕别人脸上洋溢
的幸福笑容。哭过之后，第二天太阳
升起时，又擦干眼泪，学着做一个坚
强的妈妈。

既然选择了他，就得包容他的一
切，为了这个家，我学会了享受孤
独，也学会了在孤独中沉静下来。有
时候想想，既然选了他，就要尊重
他，鼓励他，关心他，就要包容他的
一切，为了这个家而努力。我相信幸
福没有捷径，只有经营，经营这份来
之不易的感情。

然而，真正的酸楚往往来自一个
不经意的瞬间。如果说日常的分离是
钝刀割肉，那么，那次葬礼上的场
景，则像一根刺，深深扎了我的心。

那年，滕哥的二伯突发脑溢血去
世，他匆匆赶回老家奔丧。葬礼现场
气氛凝重，滕哥从部队赶回来时还穿

着军装。因为常年分居，女儿锦那时
还小，对爸爸的印象并不清晰。当她
看到身穿军装一脸严肃的滕哥时，竟
然躲到我的身后，指着他叫“叔叔”。

一声“叔叔”，像针一样扎到我心
上，五味杂陈。我看到滕哥的眼里闪
过一丝难以掩饰的失落与委屈，我更
是酸楚得说不出话来。那是作为父亲
无法陪伴孩子成长的无奈，也是我们
这个家庭聚少离多的写照。我知道滕
哥心里比我更难受。那一刻，我深刻
意识到，聚少离多对我们这个家造成
了怎样的缺失。

如今，女儿已十九岁，上了大
学。儿子也快十岁了。时光荏苒，那
些独自流泪的日子终究已成为过去。
我和滕哥早已团聚在了一起。我成了
既上班又带娃又操持家务的妈妈。日
出时，马不停蹄奔赴职场；日落时，
又火急火燎赶回家，一头扎进厨房，
只为了能和他们父子共进晚餐，且能
在太阳落山前散步回家。四季轮回，
细数这平凡的人间烟火，已是满足。

虽然曾经有过泪水和抱怨，在相
守的日子里也会有争吵，但我从未后悔
当初的选择。我认为，好的感情，不是
一辈子不吵架；两个人朝夕相处，哪有
不闹矛盾的呢？好的感情，是吵了很多
次，还依然会坚定地在一起。

争吵后，我们互不计较对方的气
话，懂得在适当的时候服软。不会因
为一次争吵就心生嫌隙，而是轮流低
头，给彼此台阶下。顺境时陪伴你共
享繁华，逆境时陪你逆风翻盘。

哪有什么天生般配的两个人呀，
只不过是一个懂得包容迁就，另一个
也珍惜这份心意。每一次的争吵都是
磨合的过程，让我们更加了解彼此。
在这漫长的岁月里，我们一起经历风
雨，一起在争吵中成长，最终成为最
懂对方、最离不开对方的人。余生一
起闹，还请多指教。

我知道，爱不仅是陪伴，更是尊
重与成全。婚姻最好的模样，从来不
是单方面的付出，而是双向奔赴，彼
此感恩。这二十年的风雨兼程让我明
白，真正的幸福，是在漫长的岁月中
互相体谅，在平淡的烟火人间里，用
心经营团圆。

愿世间所有的爱人，余生皆被温
柔以待。冷暖有人知，岁岁皆安稳。

幸得有你
□ 何芳

阳雀子催熟的五月
麦芒儿尖叫
一个弃耕多年的人
需要一把铁锹
以挖开体内的堰塞湖
不拜天，不拜地
古老的土地
需要种子和歌谣
季节不等人啊！
我看见父亲遗落的
一把五色土
有雷声和闪电
是的，小满了，点瓜种豆
一把铁锹，种下母语和方言
五月，大地铺开宣纸
青山泼墨
绿水签名，太阳盖上印戳

五
月
，大
地
铺
开
宣
纸

□
秋
石

陆域面积仅十四平方公里，常住
人口约五万的湄洲岛，宛如一颗璀璨
明珠，静卧于莆田东海之滨，虽是弹
丸小岛，却是全球华人心中的精神圣
地——妈祖祖源。

在莆田用过早餐，我们来到文甲
码头，乘游船航行一点八海里，伫立
祖庙山上的妈祖石像在海天间愈发清
晰。双脚踏上码头那一刻，我的心底
似乎在轻轻呼应妈祖的召唤。

陪同上岛的朋友祖杰是土生土长
的莆田人，数十年从业文化宣传，成
了地道的“地宝”。我们拾级而上，
直奔天后宫。宫外那座小古庙，历经
数百年风雨，至今依然能够触摸到历
史的痕迹。后扩建的天后宫气势恢
宏，游人香客络绎不绝，袅袅香烟承
载着无数心愿。

相传北宋建隆元年，林默降生，
因自幼不语得名默娘。她通天文、谙
水性，一生不求名利，只为拯救海上
生灵。狂风夜，为渔民焚屋引航指
路；危难时，她踏波救人不图回报。
传说雍熙四年二十八岁的林默羽化于
湄峰，化作祥云，只为护佑苍生。自
此，乡人立庙尊其为妈祖，林默的立
德、行善、大爱，随潮音传遍四海。

沿石阶而上，朝天阁、太子殿、
圣父母祠、升天楼依次相连，祖杰一
路讲述着妈祖焚屋引航、雾海指路的
故事，更赞如今妈祖义工队海上接
力、守护生态；动人的故事让一路登
山毫无倦意。不到半小时，我们登上
峰顶。十四米高的妈祖石像庄严慈
祥，游人环立瞻仰。站在山顶俯瞰，
湄洲湾浩瀚无边，与台湾岛仅隔七十
二海里，两岸妈祖雕塑遥遥相望，诉
说着同根同源的血脉深情。

山路沿途庙宇相连，“金木水火
土”五行妈祖像分立庙中，闽音与游
人交织，热闹非凡。讲解员说，去年
上岛游客超三百万，这份人气皆因妈
祖而来。岛上民宿占比九成，我们来
到天妃故里附近的村上春宿，主人小
高热情地沏茶叙聊。他的民宿由旧房
改造而成，旺季客源不断，四十多岁
的他开过出租车，如今经营民宿，娶
了城里妻子，一家日子富足美满。他
感慨，四十年前，这里还是落后小渔
村，没公路没电灯，出行全靠渔船，
如今早已旧貌换新颜，岛上人都说，
感谢党和伟大的时代。

午后，我们漫步天妃故里，徜徉
于错落分布的妈祖故居、崖刻、平安
塔、读书屋、大牌坊、盼归亭之间，
妈祖源流博物馆内，近五百件文物诉
说着妈祖生平与信仰传播的历程，青
年妈祖铜像栩栩如生，在此眺望祖庙
山，依山而建的建筑群宛若海上布达
拉宫，壮美至极。

车行在黄、红、蓝三色的环岛彩
虹公路上，七公里的彩带串联起全岛
风光，四条公交覆盖所有景点，全岛
仅一个红绿灯，交通却井然有序。坐
在沙滩上，身后便是鹅尾神石园，祖
杰曾在此发现酷似妈祖的奇石，照片
还收录进摄影图册《行摄随想》，只
因落日将至，只好留下这份遗憾。

同行之人无不自豪，全世界三千
多座妈祖庙，湄洲岛是祖地本源。历
经近四十年开发，昔日小渔村变成旅
游城。在这里，人人都讲妈祖故事，
旅游成为一场温暖的文化修行。祖杰
十多年坚持在岛上拍摄日出日落，将
热爱融入了镜头与诗文。海岸边，他
吟诵着自己的诗：“观日出东海，看

日落余晖，日复一日，生生不息……透
着他对这片土地、对家乡深深的爱
恋！”

几十年来，妈祖精神早已融入岛
民生活，爱心助考、热心服务的民宿
主，坚守岗位的台胞义工王妈妈，都
是大爱精神的延续，两岸一家亲的温
情，在岛上处处可见。海岸边的红杉
林、相思树，既是海岛的屏障，也是
两岸思念的象征。同为中华后人，同
扬妈祖精神。

夜幕降临，彩虹公路灯火璀璨，
夜市热闹非凡。村民潘色琴从卖猪肉
转行做起特色小吃，生意兴隆日子红
火。像她一样的岛民，纷纷从渔民、
农民变成了旅游从业者，靠着勤劳过
上了小康生活。六百余家民宿造就网
红海岛，年旅游收入超四十亿。夜色
民宿，清静温馨，对窗观海，满心安
然。次日清晨，小高送我们到码头，
一句“欢迎再来”，饱含着海岛人的
淳朴热情，他的微信名叫“湄洲民宿
小高”，把自己与家乡、职业、风景
紧紧相连，简单而真挚。

回望祖庙山，妈祖石像渐行渐
远，心中的感动却久久不散。妈祖的
精神火种，已播撒在每个人心中。小
岛正发生着翻天覆地的巨变，生机勃
勃。在共产党的富民政策下，在国家
的文旅投入下，在岛民的辛勤耕耘
下。

湄洲岛上寻妈祖，我终于寻得答
案：妈祖从来不是遥远的神祇，而是
刻在海岛血脉里的信仰。湄洲岛上每
一位勤劳善良、守望大爱的普通人，
都是新时代的小妈祖。他们让千年精
神在东海之滨，生生不息，薪火相
传。

湄洲岛上寻妈祖
□ 刘力

在江南的温柔怀抱里
我邂逅了一场绮梦
一树梨花，似雪般纯净
绽放在时光的枝头
那洁白的花瓣
是岁月写下的诗笺
半城烟雨，如纱般缥缈
轻笼着古老的街巷
雨滴敲打着青石板路
奏响一曲悠扬的乐章
我撑着油纸伞徘徊
看梨花与烟雨相拥
那纷扬的花瓣，似泪
却带着笑的甜香
曾有生活的纷扰如霾
遮蔽了心中的晴朗
可此刻，在这梨花烟雨中
所有的矛盾都悄然消散
这江南的春景啊
是自然的慷慨馈赠
一树梨花，半城烟雨
是和谐与美好的象征
我愿化作一只彩蝶
永远飞舞在这片芬芳
用生命歌颂这人间天堂
让爱与希望在此生长

日子有缝

墙皮剥落的那个清晨
我蹲在门槛上发呆
母亲从身后递来一碗粥
说，趁热
日子就这样
一边漏着风，一边冒着热气
父亲的自行车链子又断了
他蹲在路边修
夕阳把影子拉得很长很长
像一条缝
缝住了回家的路
我见过凌晨四点的菜场
见过雨里骑三轮的老伯
见过暴雨后
一株草从砖缝里探出头来
什么也没说
就那样绿着
日子有缝啊
光才照得进来
那些补过的衣裳
比新的还暖
那些走过的弯路
后来都成了风景
别怕裂痕
那是光照进来的地方
是日子
悄悄递给你的
一封情书

一
树
梨
花
，半
城
烟
雨
（
外
一
首
）

□
欧
兢
兢

古人读书，讲究一个“读”字。
今人说读书，多半是默看，不出声，
不抑扬。古人却不然，那书是要真真
切切“读”出来的——高歌吟咏，摇
头晃脑，声调里藏着文章的气韵，也
藏着读书人的性情。

孔子就爱听读书声。《论语》 载
他到了武城，听见弦歌之声，莞尔而
笑。可见两千多年前，先生听到弟子
诵诗，便满心欢喜。古人所谓“夜半
犹闻读书声”，从来是夸赞人家勤
奋，也说明读书之声，本身就代表着
文化的气息。

到了宋代，读书读得好，竟能左
右科举命运。僧人文莹《玉壶清话》
记了一桩趣事：宋太宗时，参政王沔
善读书，每逢殿试，皇帝常命他读试
卷。此人读书极有本事，哪怕文章平
平，经他抑扬顿挫地一读，竟也动
听，听者不厌。更妙的是，被他读过
的卷子，往往能得高选。举子们交了
卷，常说：“若能得王楚望读我的卷
子，那便幸运了。”可见同样的文

章，读法不同，效果迥异——这已经
不是简单的朗读，简直是一种点石成
金的本事了。

苏东坡对“读”的体会，更为精
妙。周密《齐东野语》载，有人拿诗
请东坡品评，问能得几分。东坡说十
分，那人喜出望外。东坡慢悠悠补了
一句：“三分诗，七分读耳。”虽是戏
言，却道破了天机——诗写得好只占
三分，读得好倒占了七分。就像俗话
说的“三分人才七分打扮”，道理是
相通的。东坡自己读书是什么样子
呢？《道山清话》记他在雪堂读杜牧

《阿房宫赋》，一遍一遍地读，读完了
便再三咨嗟叹息，直到深夜还不睡。
身边两个老兵听不懂，一个抱怨天
冷，另一个却说：“也有两句好——

‘天下人不敢言而敢怒’。”东坡次日
听说，大笑：“这汉子也有见识。”可
见读得好，连旁听的人也能被打动。

不同地方的人，读书声调也各有
滋味。清人施山《姜露庵杂记》说，
楚地读书声幽怨悲恻，湖北人读书

“尚如妇人哀哭”，就是歌咏欢乐的
诗，那声调也是苦的。这倒有趣——
声调虽苦，情绪却未必，说不定心里
正欣然自得呢。

读书的环境，古人也有讲究。吴
从先《小窗自纪杂著》说，读书宜在
楼上，有五样快活：没有敲门声惊
扰，可以远眺，没有湿气侵床，能与
鸟雀对话，还有晚霞宿在高檐。真是
雅士的情致。至于什么时辰读什么
书，朱熹《北窗呓语》说得更细：少
年读经，中年读史，晚年读佛典；无
聊时读庄子，不得意时读屈原，风雨
天读李白杜甫，愁苦时读宋元词曲，
醉中读志怪，病中读养生典籍。各随
其宜，各得其趣——人生岂能有一天
没有书呢？

古人读书，读的是文章，也是心
境，更是那一段有声有色的生命趣
味。今人若也能偶尔高声吟咏几句，
或许会在唇齿之间，与古人意外相
遇。

三分诗，七分读
□ 江舟

哺育 汤青 摄


